黎里三泰弄秤老板
口述：徐燕恩  陈巧君   记录整理：李海珉
采访时间：2017年5月5日
采访地点：黎里三泰弄3号秤老板家
人物简介：
徐燕恩，1942年生，男，1960年开始制作杆秤，后拜吴江徐家荣为师傅，学到制作杆秤的要点，回来在黎里何家浜对岸开店制秤。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，加入铁业社，制作杆秤，兼做白铁工。1970年下放建民大队当农民，兼做杆秤，1978年上调回镇，进五金厂当白铁工。1983年，市场开放，辞职重操旧业，在三泰弄口摆摊卖秤。生意越做越大，名气越来越响，大家不再叫他徐燕恩，都称他为“秤老板”。
陈巧君，1962年生，女，1984年与徐燕恩结婚，先给丈夫当下手，三年后掌握制作杆秤全部技能。2013年，丈夫身体欠佳，制秤主要由她操作。徐陈夫妇制作的杆秤，用料考究，形制规范，精工细作，50多年来，深受市场欢迎。
问：秤老板，听说您最早制作杆秤没有拜师，是自己独自操作的，有这回事吗？
徐燕恩：我读初中时对物理最有兴趣，尤其对杠杆原理兴趣最浓。常常傻想，凭我的水平，完全可以制出合格的杆秤来。这种盲目的自信，说起来同三泰弄有关。这里有必要作一个说明，三泰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人错写成“三太弄”，不是老太的“太”，应当是泰山的“泰”。三泰弄最早叫杨家弄，改名三泰弄是因为一个故事，正确地说是一段历史。正是这个历史故事，在我幼小心灵上刻下深深的印痕，冥冥中使我迷上制杆秤这一行当。
问：喔？秤老板，能否给讲讲这个历史故事。
徐燕恩：好。下面是就是这个故事——

三泰弄原名杨家弄，弄内的杨家，从明朝到清朝，少说点居住了五百来年。同治四年（1865）正月，从青龙桥上匆匆下来三个青年男子，每人随身一只藤箱，直奔杨家弄而来，恳求杨家租赁一个院落，说他们是制作杆秤的，想在黎里开一个小作坊，制秤售秤，赖以生存。杨家觉得他们真诚，就将弄内第四进一座楼厅加两个边厢，租赁给兄弟三人。
三个年轻人，他们说是亲兄弟，姓泰，兄长叫小元，大弟叫小润，小弟叫小转。平心而论，他们制作杆秤的手艺一般。不过人品很好，待人谦卑有礼，价格公道，男女老少，一视同仁。有好几次，有人想要他们制作短斤缺两的杆秤，愿意加倍给付银两，泰家兄弟坚决不做。俗话说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，尽管泰家兄弟没有店面，不过生意做得还是不差的，解决温饱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房东多次说，让他们在弄堂口设个店面，以招徕生意，但是兄弟三人都说这样蛮好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一年后，泰家兄弟制秤技艺提高不少，杆秤的生意也好了不少。
泰家三兄弟到底何方人士，据他们说祖籍山西，由于连年受灾，所以逃难来到江南。不过，听口音，不像北方人，特别是那个尖音，比如“知道”，他们总说成“鸡道”。好象是粤籍人士，更像是广西人。他们说自己说的是北方官话，离开家乡时间长了，经过的地方又多，难免夹杂所到之处的方言。对于三兄弟，谜团很多，没有人能问得清楚，泰家兄弟始终不肯提及他们的过去。
同治六年，泰家兄弟来到黎里已经第三个年头，春节前夕，全镇上下一片祥和，家家挂出大红灯笼，贴上春联。泰家兄弟依然不想张罗什么年节气氛，如果说第一个春节刚刚迁居，那么第二个春节，照例应当有个过年的样子，可泰家兄弟冷冷清清的就过来了，现在第三个春节了，一定得象象样样地，象个过年的样子了吧。好几个读书人，找上门来，愿意帮他们的忙，要为他们写春联，绘年画。面对这么多的乡亲，泰家兄弟十分感动，他们说对联自己会拟会写，就是画画，需要请人。提出要画一幅“三阳开泰”，好在黎里绘画高手有的是，没多久，一位姓汝的画师，帮助画了幅四尺中堂。画的背景是一脉平缓的山坡，一棵遒劲的古松，屈曲劲挺，枝茂叶密，树下三头山羊，全身洁白，神采奕奕，题款“三阳开泰”。兄弟三人感谢连声，立马就挂在厅堂正中。兄长泰小元以潇洒的行书写了一副对联“四知传家永，三公世泽长”，挂在画幅两边。中堂有了，对联有了，大家说还少一块匾。看到邻里这么热心，泰小元大笔一挥，写下“关西世第”四个厚实的隶书，很快制成匾额而安排到位。新年伊始，杨家弄内，天天宾客盈门。年初五，黎里每家都要接财神，喝路头酒。那位姓汝的画师，专门前来作客，一起来的还有镇上四位秀才，三兄弟陪着举杯，八仙桌上整整一桌，这可是泰家破天荒的热闹呀。
多年来，一直滴酒不沾的泰家三兄弟，这次决意开怀畅饮，一醉方休。喝着喝着，话越说越多，舌头越来越大。一位秀才说：“这对联中的‘四知’，应当是出于杨姓的典故，这匾额‘关西世第’，也应当是杨姓的郡望，再说三位来到黎里，偏偏择居杨家弄，按照愚见，三位兄长，应当是杨姓的后裔吧！”又一个秀才接口道：“真是，真是。东汉时关西人杨震，博览明经，人们称他是‘关西孔子’，他在赴山东莱阳任太守的路上途经昌邑，昌邑县令王密趁夜怀揣十金送给杨震，小声说：‘你放心好了，这谁也不知。’杨震闻言怒吼：‘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，怎么能说谁也不知？’王密无言以对，羞愧离去。此后，杨氏后裔就将四知堂作为自家的堂号，以示纪念。”又一个秀才补充道：“那个下联，三公世泽长，说的仍旧是杨震，杨震东汉时位列三公。”
这时，大家都喝得醉醺醺的，泰家三兄弟也都醉了。兄长泰小元开腔了，也许是压抑得太久了吧，这一开腔不打紧，竟像打开话匣子那样，哗啦啦地倾泻而出：“不瞒你们几位说，我们三个是堂兄弟，我们的确都姓杨，我叫杨小元，大弟叫杨小润，小弟叫杨小转。”“这取名有出处的吧？”“肯定有出处的吧！”泰小元点着头，接口道：“是啊，有，有出处。我的父亲是杨元清，小润父亲杨润清，小转父亲杨转清。”“呀！那不是东王杨秀清的三个儿子吗？”秀才们惊呆了。“是啊，是啊。我家祖父杨秀清，为太平天国立下这么大的功劳，可是，最后被韦昌辉以天王密诏为名，杀害了，同时遇害的，我们杨家好几百人哪？我们兄弟三人，正好在外，得到消息，匆忙出逃，东躲西藏，隐忍着，隐忍着，忽忽如狂，什么时候，这沉冤能够大白呀！”话没说完，就号啕大哭起来。三兄弟捶胸顿足，痛哭不已，惊动了左邻右舍。有的前来安慰，有的帮助收拾，更多的感叹不已。
年初六清早，房东来到第四进，想看看三兄弟，不料已经人去楼空，不知所踪。为了纪念这三兄弟，黎里百姓，包括弄内的杨家，一致同意将杨家弄改名为“三泰弄”。
问：大概就是这个故事，影响了你暗示了你，使你无师自通地做起秤来了？
徐燕恩：是啊，说起制秤的原因，我自己也觉得滑稽，反正这个故事，每每令我心旌激荡，20岁那年我就自说自话开始制作杆秤了。
问：秤老板，上面你说了自己制作杆秤的因由，后来好像还有曲折的经历吧？
徐燕恩：谈不上怎么曲折，不过的确碰过钉子，吃过鼻酸。1960年的一天，我带着自制的五六杆秤，来到江浙交界的田乐乡叫买，由于称量不准而被人告发。几天后，吴江县里来了一个计量专管员，到三泰弄对我一番训戒，下令第二天把全部杆秤交到吴江县计量部门，听候处理。第二天，我到吴江交掉全部杆秤，接受一番教育，接下来那个计量干部挥挥手，让我离开。我在来吴江的路上，想也许会因祸得福，我希望计量部门能够让我学习制秤技术，以后凭此谋生。不料，人家根本不睬我这一招。我想，总不能白来一趟吧，若大一个松陵镇，不信就找不出一处制秤的店铺。我四处乱闯，到处打听。半个圈子兜下来，果然找到一爿秤店，前店后坊，一位老师傅，也姓徐，叫家荣，可以说是本家。我把自己制秤被缴等事情向徐家荣师傅一五一十说了一遍，恳求徐师傅收我做徒弟。老徐看我满怀诚意，动了恻隐之心，就把我留下了，管我吃管我住，让我在他作坊打下手。我很是感动，一般拜师，非三年时间不可，其间的繁文缛节特多，现在师傅这样对待，真是最好不过了。其实制秤的技术，我已经基本掌握，只是几个紧要环节，需要稍加点拨。一个愿意教，一个用心学，仅仅一个星期，我就拜别师傅，回到黎里三泰弄，积极准备正式开张。
古话说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，徐师傅作坊内，摆放着上百样工具，而我连一件象样的工具都拿不称手。回家第一件事，积极准备各式工具，能购买的就购买，不能购买的就自己制作，或请人帮助制作。锯条、刨头、转杆、转头、圆规、鎯头、木挫、剪刀、砧头，各奇各式，每一样都从小至大配套成序。经过数十天准备，工具基本齐全。三泰弄杆秤作坊正式开张，生意着实不错。
问：后来，是不是还遇到困难？
徐燕恩：困难有啊，生意好了，制秤的硬木就成了问题。我只得四出收购，只要是黄花梨、紫檀、红木，无论怎么破旧的家具我都照单全收，床框床脚，破桌子坏椅子，好在正值文革，这些东西大半属于四旧，价格都很贱的。文革结束，再加用量增多，光靠上门收购私家硬木已经无法满足需要了。我四处打探，寻找货源，一次到苏州，找到一个专制红木筷子的老师傅，向他讨教，要他帮助。老师傅说他自有门道，问了几声，他都笑而不语。我掏出身上所有钞票，只70多元，把其中五张“大团结”塞给老师傅。终于了解到，苏州民族乐器厂可以购得红木下脚料，从此乐器厂的毛坯下脚料就成为三泰弄制作杆秤的好材料，源源不断由轮船从苏州托运到黎里。几年过后，我又开辟进货新渠道，到宁波木材公司，进购“柞木”，这种木料次红木一等，不过材质坚挺厚重，制成杆秤，一点不输红木，价格要便宜得多。成本降低，买价随着便宜，销路就更广了。不久，远远近近都知道黎里三泰弄有个秤老板，徐燕恩的真名反倒没有人记得了。
问：据说有人曾想向你定制黑心秤，你是怎么回复他们的？
徐燕恩：生意越做越大，名声也越来越响。我很明白，必须坚持几条准绳，放在第一位的是质量，每一杆秤都必须经得起检验；其次买卖公平，童叟无欺；第三决不做昧心秤。的确有人要我制作短斤缺两的黑心秤，愿意多多付钱。我不只连连摇头，而且向来人严肃地说起陶朱公范蠡的故事：秤是范蠡发明的，以北斗七星、南斗六星，再加福禄寿三星，一共16颗星，组合而成，因此定16两为1斤。缺斤短两，最终折损的是自身，少一两，损福；少二两，缺禄；少三两，折寿！
后来16两制改为10两制，又改为公斤制，我制秤的准绳始终不变。对于秤上的各个零部件，我们制杆秤的都有叫法，往往联系到做人准则。比如秤的提纽，叫“毫”，那是明察秋毫的意思；秤砣称为“权”，秤杆称为“衡”，秤砣与秤杆组合，那是权衡；秤杆上的秤星，叫做定盘星，那是良心。这些要求制作黑心秤的人，我这样一说，往往满面羞愧，急忙溜走。
问：秤老板，现在制作杆秤的接班人陈巧君，是什么时候找的，她能够接任制秤全部技能吗？
徐燕恩：制秤接班人，是我1984年找的，那年我结婚了，妻子陈巧君整整比我小20岁，她心灵手巧，正如她名字一样是位巧君。婚后没几天，巧君就开始学习制秤技术。不几年，她对秤杆的锯刨、起花、补心、上油等工序，对戥子的水煮、打眼、串盘、抽线、擦光等技术，对上刀口、做字子、包铜皮、定尺寸、测准星、划刻度、钻花子等整套工艺流程，全部熟练掌握。我70岁时，眼花手抖，制秤的几道重要工序，已经难以操作。最近五六年，三泰弄秤老板这个行当，主要靠巧君维持。巧君制作的杆秤超过三万杆，最大的400斤，最小的半斤。可贵的是，巧君制作金星杆秤最为擅长，她左手一根铜丝，轻轻一点，细小的铜丝随即嵌入杆秤孔眼，右手一把钢刀，轻轻一割，顺势再用刀背一抹，一颗金星就已生了根。别说普通人看了，连连叫好，就是我们业内人士，也公认为“绝活”。
问：陈巧君你好，你是什么时候确定为杆秤制作吴江区非物质遗产传承人的？
陈巧君：2014年12月25日，黎里杆秤制作技艺被确定为吴江区非物质遗产，2015年7月1日，我被确定为黎里杆秤制作技术非物质遗产传承人。
问：现在的杆秤社会还有需求量吗？
陈巧君：随着时代前进，电子秤，弹簧秤，纷纷上市，杆秤逐渐淡出人民生活。不过，作为传统计量工具，目前仍有它一定市场，比如中药铺，一斤半斤的小戥盘秤，仍旧要用杆秤。有些渔民、农民，他们用惯杆秤，仍来定制。较多的不是用在称量，转化为其他需要，比如结婚，黎里民众往往在女方嫁妆上插上两根杆秤，寓意“称心如意”；男方有人会购买一对杆秤，洞房花烛之夜，用来挑方巾。此外，还有造屋、乔迁，黎里农村的风俗为讨“称心如意”的口彩，大多需要插一对杆秤。主家自己搬迁的物件，插上杆秤；祝贺人家乔迁，赠送礼品，也会插上杆秤。
问：杆秤制作面临困境，陈巧君你作为传承人，怎么办呢？
陈巧君：黎里古镇保护开发管理委员会，对杆秤制作较为关心，免费为我们提供店面，一，让我们继续经营买卖；二，那是主要的，让我们展示杆秤制作技艺。
为了传承下去，我们夫妻俩将采取两项措施，一是将制秤技艺，按照流程，准备编写一本《杆秤制作技艺》的小册子；二是招收杨利(1984年生)为徒弟，希望黎里古镇领导能够给予一定优惠，使得小青年能够生存下去。
当然，社会在发展，杆秤制作最终还是会被时代淘汰。除了《杆秤制作技艺》之外，希望有关领导有关单位能够为我们拍摄光盘，留存后世。
